
535 公里
有8万苍山人在上海从

事蔬菜批发，上海最大的江
桥蔬菜批发市场里，60%的
经营者是苍山人，三分之二
的菜来自苍山，此外还有十
几万人的蔬菜运输大军，在
上海流行着“一日不见鲁Q，
吃菜都犯愁”的说法。

田理想已经被自己的三个蔬菜
大棚裹住了脚。

一年前，21岁的田理想正坐在解
放卡车上，身材单薄，除了满车蔬菜，
他连驾照都没有，一路警觉地把车从
苍山开往苏州。

早晨上班车流高峰前，田理想已
进了城。街灯渐灭，行人渐多，两眼血
红的他在卸完车后匆忙爬回驾驶席
和衣而睡。

一周两趟，熬完了冬天，田理想
就愈发不想再干了。

相对于490公里之外的苏州，苍

山人 20 多年来更习惯跑 535 公里，
那里迎接他们的是有着近 2000 万人
口的大上海。

上海，田理想没有去过，但他每
天都能在镇上的菜市场里看到运菜
去上海的鲁Q牌照车进进出出，它们
活跃于上海的菜市场。

提起苍山与上海的渊源，苍山县
政府的工作人员会自豪地说出这样
一段话：“有8万苍山人在上海从事蔬
菜批发，上海最大的江桥蔬菜批发市
场里，60%的经营者是苍山人，三分之
二的菜来自苍山，此外还有十几万人
的蔬菜运输大军，在上海流行着‘一
日不见鲁Q，吃菜都犯愁’的说法。”
“北寿光，南苍山”，这种金庸武

侠般的说法出自田理想的母亲王梅
英之口，“我们县1983年就开始种大
棚，寿光比我们晚了两年，他们还是
从我们这儿学的。”

苍山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证实
说， 1983 年秋天，埠子村的退伍军

人李国从辽宁引进了温室大棚栽培
技术，用 190 元的退伍金买来了塑料
薄膜，建起了苍山第一座塑料大棚，
试种了 23 亩黄瓜。两年后，寿光人前
来学习，大棚种植才开始在寿光遍地
开花。

被向城镇菜农称为“老青菜贩
子”的赵启东颇有传奇色彩，在苍山，
他第一个跑蔬菜运输，并跑出了名
堂，是山东省政府命名的全省“菜篮
子工程”蔬菜运销大户。据说，在江南
一些城市的菜市场，赵启东的蔬菜运
输团一天不来，市场上的蔬菜价格就
会涨两毛，立竿见影。也正是他让许
多苍山人看到贩运蔬菜有利可图，纷
纷走上蔬菜运输之路。

1993年前后，大批苍山蔬菜运输
团进军上海，苍山蔬菜的上海市场逐
渐被打开。535公里的蔬菜运输路像
一根大动脉，连接起苍山和上海，苍
山蔬菜经过6小时的路程就被运到上
海，端上上海人的饭桌。

无论如何，因为 535 公里外的上
海有着巨大的刚性需求，整个苍山都
被撬动起来，占农民收入 60% 的苍山

蔬菜围绕着上海来布局，每年有 70%
的蔬菜流入了上海市场。

苍山人的世博
世博会仅仅是个开始。

根据苍山县推行的以新苍
山优质蔬菜进上海、进超
市、进世博会为主要内容的
“三进”工程，蔬菜基地要推
广3万亩，世博会只是让苍
山蔬菜打响品牌、走上更大
舞台的契机，“关键是在之
后”。

苍山的蔬菜已经开始被运往世
博会，4 月 21 日的供应量达到了 40
吨，等到世博会正式开始，日供应量
会超过百吨。
“上海世博会”，苍山的田间地头

随处可以看到这几个字，只不过它后
面还多了几个字：“专供蔬菜基地”。
苍山之于上海世博，蔬菜先行。

初中读了不到一半就辍学的田理
想对上海世博会缺乏基本的了解。他
切身经历的是，由于世博，家里有了
3 个新大棚可种。他还与县供销社签
订了协议，大棚里种出的菜要供应给
世博会，而这些菜一定要无公害。
“不能让世博会上的外国人吃了后拉
肚子，倘若被发现在种植过程中违规
用了农药，那是要受到处罚的。”田
理想说。

田理想还清楚地记得，去年 7 月
份，闲在家的他偶然从电视上获悉，
县里为了给上海世博会供应蔬菜，专
门划定了大棚种植基地，以招标的方
式出让给菜农。嫌家里只有 4 个旧式
蔬菜工棚，又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供盖
新棚，田理想二话不说，一出手就签
下了 6 个大棚。

正是有田理想这样的菜农，蔬菜
专供基地迅速落实了近2000亩的示
范园，偌大一片荒地，推土机工作了
好几天才将其整平，而签约的菜农们
很快在这里扎下根来。

按照统一的规划，政府将基地划
分成若干块大棚区，给每个大棚都免

费盖好统一的平房，大棚则留给菜农
自己投资搭建。

整个 7 月份，苍山几乎家家户户
都在建大棚，田理想实在忙不过来，
只好把大棚再转给别人两个，剩下的
4 个赶着工期勉强搭好仨，并抢着时
间种上了黄瓜。

田理想的黄瓜是给世博会种的，

在租大棚签协议时就有一些“红线”
不能碰。按照世博会的要求，所有专
供蔬菜都要达到绿色 A 级的标准。
“这个标准比通行的无公害蔬菜

的标准要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
菜研究所名誉所长何启伟在向记者
解读世博菜标准时说，“世界通行的
蔬菜标准是无公害蔬菜和有机蔬菜，
国家对无公害食品的产品安全标准、
环境安全标准、生产资料安全使用标
准均设定了强制性的行业标准，A级
绿色蔬菜对环境质量和农药残留、重
金属等的要求要稍严于无公害蔬菜，
不过离有机蔬菜的标准还有差距。
AA级绿色蔬菜才等同于有机蔬菜，
而有机蔬菜则是完全不用或者基本
不用人工合成化肥、农药、生长调节
剂、除草剂和牲畜饲料等各种添加剂
种植出来的蔬菜，它的整个生产过程
都需要得到有机认证。”

专供世博的蔬菜不能用重毒农
药和化学肥料，只可以施有机肥和生
物性农药。不过，田理想说：“大棚种
植头一年，土壤里的病虫害很少，根
本犯不着施用农药。”

但只施有机肥无疑会降低产
量。为了弥补菜农的损失，政府在
协议中补充承诺，要给专供世博蔬
菜至少高于市场价 10% 的收购价。
田理想算了算，如此一来，如果不
出意外，投入的 20 多万元两年后就
可以收回成本。

不过收购保护价到底要定为多
少才合理，菜农们还没有达成一致。
为世博会供应辣椒、黄瓜、茄子等菜
品的菜农邹为东觉得，加价10%的承
诺不尽如人意。他种了10个棚，以前
一个棚的油皮黄瓜一次能采1000多
斤，改种专供世博的水果黄瓜后，一
次只能采300多斤，综合下来，效益还
是打了折扣。

苍山县供销社主任徐之本最近
一直很忙。徐之本说，上海江桥蔬菜
批发市场是世博会指定蔬菜供应商，
苍山蔬菜的产业化种植和高品质被
上海江桥市场看中，随后由县供销社
牵头，耗费人力物力辟出了 3 万亩的
蔬菜专供基地。
“一定要维护好苍山蔬菜的形

象。”坐在专供基地旁的“三进”办公

室里，徐之本信誓旦旦。一改沿用了
几十年的蔬菜检测设备，县政府投入
18 万元配了新的检测设备。新设备
与世博会所使用的完全一样，可抽检
农药残留等 96 项指标，每天苍山蔬
菜都要在通过它的检测后，挂上产地
证和食品安全检测合格证运往上海，
到达上海后，还要再经过上海江桥市
场的检测，而世博园还要做最后把
关。
“检测只是督促的手段，不是目

的，蔬菜质量是种出来的，不是检出
来的。”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
所名誉所长何启伟这样评价世博蔬
菜的安全检测。

对徐之本来说，世博会仅仅是个
开始。他说，根据苍山县推行的以新
苍山优质蔬菜进上海、进超市、进世
博会为主要内容的“三进”工程，蔬菜
基地要推广 3 万亩，世博会只是让苍
山蔬菜打响品牌、走上更大舞台的契
机，“关键是在之后”。

从苍山到上海世博会

蔬菜安全路线图
本报记者 龚海 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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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带来的追问
打入世博会让苍山菜

声名在外，而山东省农业科
学院蔬菜研究所名誉所长
何启伟说，无公害蔬菜才是
今后发展的方向。

4 月 19 日，鲁南苏北最大的苍
山县向城镇鲁南蔬菜批发市场，黄
瓜 1 . 3 元一斤。

挑挑拣拣，30 公分长的油皮黄
瓜每一个都“顶花带刺”，田理想将
它们整齐地码在一起，像用积木搭
建着一座塔。

剩下的黄瓜品相稍差，七长八
短，田理想的父亲捡起来抱在怀里，
转身堆到小屋的案板上，随后传来
叮叮当当的剁菜声。。

守着大棚为世博会供菜，田理
想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黄瓜，他揶揄自
己道：“黄瓜口味不错，做法还很多，可
以炒、可以拌、可以拍、可以煮。”

他家棚里的黄瓜是荷兰品种，瓜
秧已被他一根根地用绳仔细系着，
等长到两米高，田理想就去放秧，让
它继续长，最长能长到 8 米左右，产
量巨大。控制好棚内的温度和湿度，
隔段时间田理想就打次叶面肥，黄瓜
在猛长，一晚上能冒出好几公分，当
表皮呈现暗黑色时，就该采摘了。黄
瓜随手摘下来塞到嘴里就可以吃，
顶多擦擦零星沾上的灰土。
“做上海人真好，能吃到这么好

的菜。”周末来苍山大棚采摘的游客
对着鲜艳欲滴的蔬菜感慨万千。

有些菜农也会照顾一下自己的
餐桌。金禾采摘园的老板王德建说，
虽然供应世博会的蔬菜已达到了绿
色标准，但他还是特意为自己食用
而留了一个番茄大棚，里面的番茄
既不施化肥也不喷农药，菜叶枯黄
打卷，熟透的番茄掉落满地。“随它
去吧，自生自灭，实在吃不了再摘下
来卖。”王德建说。

王德建对自己食用的蔬菜有着
近乎苛刻的要求。草木灰、枯树叶、
碎木屑混成的营养土被他装进泡沫
盒子里，再铺上一层特意收集来并
经过发酵的鸽子粪，这用来种韭菜
再好不过了。他说：“只有鸽子粪最
干净，用它种出来的韭菜比市场上
的有机韭菜还有机。”

打入世博会让苍山菜声名在外，
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名
誉所长何启伟不禁要追问，类似高标
准的蔬菜何时能端上普通人的餐桌？
徐之本也提到过一句：“苍山县供销
社在临沂市的几个大型商场里开辟
了专柜销售世博会专供菜，今后，苍
山会推广更大面积的优质蔬菜种
植，让更多人吃到优质蔬菜。”

不过研究蔬菜 40 多年的何启
伟教授考虑了更多的现实条件，他
曾数度向政府建议，山东发展有机
蔬菜的比例不要超过 8%，毕竟有机
蔬菜虽然标准高，但种植后产量低，
只可以用作高端消费，要满足普通
群众的需求，数量首先要得到保证，

而无公害蔬菜才是今后发展的方
向。他一直都坚定地主张：“无公害
蔬菜一定要推而广之。”

利益抑或安全
利益和安全似乎一直

都难以达到平衡，产业化或
许是最好的解决之道。一家
一户的生产模式无疑与产
业化不相称，合作社化应该
是不错的选择。

农药和化肥总是与大棚蔬菜纠
缠在一起，挥之不去。

何启伟记得，在 20 年前，大棚
刚刚兴起，菜农发现了大量使用氮
肥的好处，氮肥使用越多蔬菜产量
也越高，但大量使用氮肥也随之造
成土壤退化，土壤中硝酸盐含量超
标，地下水也因此受到污染，菜农不
得不想尽办法改良土质，或者只能
弃之不用，去新的地块搭建大棚。

根据苍山当地菜农的经验，大
棚在种植三五年后，土壤就会明显
退化，病虫害也增多，如果不换茬，
病虫害还会更加严重，而此时应对
病虫害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洒农药。
“蔬菜种植的问题还是不少，而

且一直存在。”何启伟说，“大棚种植
的蔬菜种类多，又是终年栽培，相应
的病虫害也非常多。由于大棚蔬菜
的产值高，一亩最高能达10万，菜农
就舍得投入，舍得用肥喷药去保证
产量。大棚蔬菜的特性在于它不像
粮食作物，它的收获期非常短，一年
很多茬栽培，瓜类蔬菜几乎两三天
就可以采摘一次，农药的安全间隔
期明显不够，而好多地方都是‘一村
一品’，常年重复种植一种蔬菜，蔬
菜一直吸收相同的养分后会使土壤
养分失衡，进而酸化、次生盐渍化，
根系还会因为产生相同分泌物，造
成自毒现象，土壤的酸化也使得线
虫大量滋生，再用农药就会进入新

一轮恶性循环。”
利益和安全似乎一直都难以达

到平衡，“我们在引导菜农不去使用
剧毒农药，少使用化肥，但还得看菜
农自己，毕竟农药和化肥还是一个
投入低且可以短时间控制病虫害和
提高产量的好办法。”何启伟说。

不过现在的境况在好转，何启
伟说，山东蔬菜大棚的氮肥使用量
近几年已经比较平稳。

苍山县蔬菜发展局副局长付成
高说：“以前菜农在种植过程中习惯
使用化肥，也因此造成了土质变坏、
土壤板结、肥力下降、蔬菜产量降低
等后果，最终受损的还是菜农自己。
现在菜农们逐渐认识到这些后果，在
农业部门的引导下开始加大农家肥、
有机肥料的用量，尽量少用化肥。”

据付成高介绍，目前菜农使用
的有机肥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
牛粪、鸡粪经过生物制剂发酵的农
家肥，另一种是正规厂家的有机肥
料，苍山县已经形成的 30 万亩保护
地蔬菜中有 60% 以上使用有机肥
料，剩下的也完全按照绿色蔬菜标
准限制使用化肥。

何启伟一直在研究从技术层面
来保障蔬菜安全，而且这些技术要
具有可操作性，能让菜农尽快落实
下去。根据他的研究，目前山东大棚
的氮肥使用量再减少30%也能保证
蔬菜不减产，而这需要改变以往的
施肥方式。同时，为了克服蔬菜种植
连茬障碍，他倡导用秸秆混合有机
肥修复土壤的正常微生物群落，并

提倡水旱轮作，这些技术在临沂等
地已经得到了推广。

现实中，观念也正在慢慢更新。
向城镇的菜农金宝芝并没有给

世博会供菜，但她的大棚里已经好几
年不再撒化肥了，一直在用有机肥，60
米长的大棚，有机肥一年能用3000多
斤。即便要使用农药，她也开始接受
了用生物农药，无毒或者低毒。

金禾采摘园的老板王德建并不
认为多用农药会提高产量，这个学
农学出身的大专生平时很关注农业
信息，喷农药防虫增量在他看来是
老观念了。他有自己的想法：“ 在
大棚里如果你只投入2万，种出来的
菜可能会卖4万，但如果你投入4万
块钱用以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产出
则可能是7万，虽然投入产出比低
了，但绝对收益在增加，挣到口袋里

的钱还是多了。”
不过他补充说：“如果不用农药，

就得去改进技术，引进品种，这无疑会
增加成本，一般菜农可能不会去做。”

一成不变的只有利益。“产业化
或许是最好的解决之道。”何启伟从
市场开始考虑，一家一户的生产模
式无疑与产业化不相称，合作社化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按他的设想，蔬
菜的产业化将是一种“企业+基地合
作组织+农户”的模式，并加强蔬菜
的品牌营销。
“我甚至想过应该成立专门的

质保公司，只做病虫害防治，菜农自
己做也得花钱，质保公司来做的话，
既能对症下药，成本肯定还低，也更
安全。”不过，何启伟承认，这个现在
还很难实现。

■田理想的黄瓜是
给世博会种的，在
租大棚签协议时就
有一些“红线”不能
碰。按照世博会的要
求，所有专供蔬菜都
要达到绿色 A 级的
标准，在进入世博园
区前还要经过层层
检测。
■农药和化肥总是
与大棚蔬菜纠缠在
一起，利益和安全也
似乎难以达到平衡。
如何从技术层面来
保障蔬菜安全，并且
让这些技术尽快落
实下去，“企业+基地
合作组织+农户”的
模式或许是不错的
选择。

只要牵涉到蔬菜安全，总能
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经历了多
次大的蔬菜安全事件，人们开始
谈农药而色变，有些有条件的单
位或个人甚至在近郊自建菜园
子以保证自己的饭桌安全，而对
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提到蔬菜安
全心里还是直打鼓。

使用农药已经是菜农公开
的秘密，这本无可厚非，毕竟农
药对农业生产还是有着不可估
量的价值，合理的使用农药既可
以防治病虫害，又可以提高产
量。对于有些菜农来说，如果不
打农药，他们的大棚里可能什么
也长不出来。

有菜农以豇豆为例，与其
它蔬菜相比，豇豆的虫害更为
频繁，也特别严重，生长期间
需要用大量农药来防虫。为
此，菜农们不得不一个礼拜就
喷一次药，很多菜农隔三天就
要打一次农药，有时可能达不
到农药安全间隔期，但菜农心
里也有苦衷：“必须得保证产
量啊。”而除了豇豆，芸豆、

黄瓜、茄子也是极易遭遇病虫
害的蔬菜，菜农都需要用农药
对其特别关照。

除了农药，菜农还会想别的
办法来提高蔬菜的产量和品质，
使用各种激素类的添加剂已经
见怪不怪。比如西红柿的收获期
较短，为便于运输以及在上市时
有个好的品相，很多时候都要打
催红剂。

菜农的考虑其实很简单，打农
药无非一个目的，就是节省成本，
增加收益。虽然蔬菜专家一再提倡
要用低毒和无毒的生物性农药，用
人工捕虫，但这些替代办法往往成
本偏高，在现有这种一家一户小规
模种植占主导的蔬菜产业框架里，
菜农显然无法抵制价格低廉的高
毒农药的诱惑。

对此，有人呼吁加强监管，
确实应该如此，但还远远不够。
要降低农药残留，需要农业科技
的支持、农民素质的提高、农产
品流通市场的规范、认证识别体
系的完善、产业化的推进等多管
齐下，才能够取得成效。

谁来守住

蔬菜安全的底线？
本报记者 龚海

田理想在自家蔬菜大棚里劳动。 本报见习记者 展萍 摄

田理想和母亲正在分拣黄瓜。本报见习记者 展萍 摄

装满蔬菜的卡车正准备开往上海。 本报记者 张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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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蔬菜 40 多
年的何启伟教授考虑
了更多的现实条件，
他曾数度向政府建
议，山东发展有机蔬
菜的比例不要超过
8% ，毕竟有机蔬菜虽
然标准高，但种植后
产量低，只可以用作
高端消费，要满足普
通群众的需求，数量
首先要得到保证，而
无公害蔬菜才是今后
发展的方向。他一直
都坚定地主张：“无公
害蔬菜一定要推而广
之。”


